憶吾師 + 讚吾師
51級6班 陳進旺     2017/9/24
比起⼤部分同學是直升或從初中部⼜考回⾼中部，我僅是⼀位百分之五⼗的 建中⽣。怎麼這樣說呢？因為我的初中是在外縣市——桃園武陵中學的初中部就學，1959年第⼀屆畢業後，放棄直升⾼中部，北上台北市參加北區中學 聯合考試，幸運錄取建中⾼中部的。雖然在建中僅有短短的三年，但師⻑們 的教誨與指導，毎⼀位都在我⼼裏留下深刻的回憶，每⼀幕上課的情景，無 論在教室內或⼾外，猶歷歷在⽬。
註：武陵中學1958學年度，還是台北市五個聯合中學之⼀——成功中學的分部，那時高、初中部都是男女合班，尚未獨立改制；建中之分部在木柵，因此建中也有女校友喔！大家在校園內見過女校友出席校慶嗎？試想，她們皆已年過七十有幾的長者！ 

開學後我被分發⾄6班，⼀直到畢業都留在原6班。到⾼三時，因為⼤專聯考分為甲、⼄、丙組，10班裏有部分同學因興趣不同需轉班。1班改為⼄（文） 組，5班改為丙（⾃然）組。6班有些同學轉去1班、5班，反之，5班有些同學轉來6班，其他班同學也有類似轉班。除了1班及5班外，其餘共8班所有同學都選擇念甲（理⼯）組，其中甲組除醫科外，選擇讀物理的同學也頗多，何以致此？因為當時美、蘇⻑期處在冷戰時代，兩個軍事強國競相研發火箭、 洲際⾶彈及探測太空，⽽國內因經濟的初步發展，正開始建立紡織、食品、 機械、電⼦零組件等⼯業及加強基礎建設，服務業尚未普遍，故百分之九⼗ 的同學都選擇理⼯科甲組，此舉也易於出國留學。事後證實，讀理⼯科在⼤學畢業後，選擇出國留學者，占百分之八⼗以上。若1班有50⼈，畢業後留在台灣就業者，常只有個位數。 
⾼三時，因為（台灣）省辦髙中、縣市辦初中「國中」的政策，⼤同中學⾼ 中部共有5班移併來建中上課直⾄畢業，他們甲、⼄、丙分組的比例未詳究。 
對我這個從外縣市桃園鄉下來的⼈⽽⾔，進入⼤都會的建中，猶如劉姥姥進⼤觀園。開學的第⼀天既新鮮⼜興奮，爾後舆師⻑和同學們的互動，常發⽣出醜或有趣的畫⾯。不過，有⼀句台灣俗語：「庄⾥俗（⾳song，第5調）， 街仔憨（⾳gong，第7調）」。鄉下和都市孩⼦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各有所⻑， 鄉下孩⼦對動、植物相當熟悉，辨識各種花草⿃獸難不倒，對都市的花花世 界則相較陌⽣；反之，都市孩⼦到了鄕間，要認識所⾒、所觀則較難。

記得開學第⼀節課，是吳文曉老師的國文。和藹可親的他，進入教室站上講台，笑咪咪地說：「恭喜你們來到建中，要好好珍惜這寶貴的三年時間，光陰似箭，逝者難追，必須努⼒⽤功讀書，因為｛書中⾃有黃⾦屋，書中⾃有顏如⽟｝」，讓在正值青春、乳臭未亁的我們⼼中，頓時湧出無限的想像空間，⾃然會遵從吳老師的口出箴⾔⽽努⼒不懈。從此之後，每個同學都以爲⾃⼰的成績均在前5名之內，實因建中老師對考試打分數從不嚴格計較，讓同學們儘情發揮⾃⼰的天份，這也是建中⼀貫的⾃由學風。

 ⾼⼆國文是⾦鉞老師，也是級任導師。他臉戴深度近視眼鏡，有濃厚的鄉音，對於上課要求、教室整潔及操場朝會的排隊秩序都要求非常嚴格，本班也常拿到10班中的清潔比賽第⼀名。同學們私下稱老師為「⾦老怪」，這稱呼對老師沒有不敬，反⽽是特等的尊崇，同學們⼝出⽿入都這樣稱呼，別的叫名反⽽不習慣。老師上課時，所有在⿊板上寫的詩詞名句，都需以⽑筆書寫在週記內交給他批閲，⽽國文課本內，凡標記有雙圈的文章都要背，並在課堂上抽考，由不得你能單獨抽⾝躲過。 
文⾔文無論篇章⻑短，如頗⻑的「⽔經江⽔注」等都要背，連蔣公每年的國 慶⽇訓詞也要背。⾦老師在講台上朗誦古文詩賦時，肢體隨著聲韻⻑短、強 弱⽽律動，甚是優雅有趣，文學修養之深，⾃不待⾔。班上有⼀位薛忠義同學（已過世）在同學聚會時，常模仿老師吟誦⼀⾸宋 · 林升 ·《⻄湖》「⼭外青⼭樓外樓，⻄湖歌舞幾時休，暖風薰得遊⼈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，模仿得如醉如癡，令⼈拍案叫絕、笑聲連連，⼤家聆賞得不亦樂乎。 
老師要求背的古文詩賦確實不少。不過對我⽽⾔，卻有⼀事幫了我的⼩忙。 在⼤專聯考前溫習功課時，我跟旁邊的同學預測説，這篇《孟⼦》「吿⼦下」：「天將降⼤任於斯⼈也，必先苦其⼼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⾝，⋯⋯」可能是這次⼤考國文作文的題⽬，考卷發下來⼀看，果真被我猜中。 
⾦老怪特別注重「錯⽩字」，常在週記本及⿊板上⼀再地改正同學們的錯誤 筆畫與寫法，以康熙字典的筆畫為標準。如「周」字，中間的⼆橫⼀直，⼀ 直須突出下⾯⼀橫。有⼀次⽉考，周姓同學在試卷上，不⼩⼼把⾃⼰的姓 「周」這個字沒寫正確，被老師發現，翌⽇在課堂上，⽣氣地特別點出説：「嗯！嗯！這個字我講過多少遍了，周同學你站起來，嗯！你怎麼還會犯錯呢？嗯！」。因此予以⼤⼤扣分，給周⽣不及格的40分，讓我印象深刻迄今難忘。 
⾦老師對教室的打掃整潔要求硬是嚴格。連窗⼾的細縫都不放過，常推起深 度老花眼鏡，低頭詳細地看，以濃厚的郷⾳對我強調説：「陳進旺！陳進 旺！這裏你沒擦乾淨喔！沒擦乾淨喔！再擦⼀次！再擦！嗯！」。 
⾦老師對於早會的排隊迅速和整⿑要求也毫不含糊。我們有些需搭火⾞上學 的同學，由於火⾞「慢分」會遲到，老師會⾛近我⾯前，以⼿指指向我的胸 膛説：「你為什麼會遲到，嗯！嗯！有理由嗎？嗯！嗯！」，我每次的標準 答案都⼀樣：「火⾞誤點」，老師也就不再多⾔。我在清晨五點四⼗分起 床，忽忙吃完早餐，從家裏騎⾃⾏⾞，騎經滿是沙⽯的道路，約花半⼩時抵達桃園火⾞站已是滿⾝⼤汗。每天必須趕時間，才能搭上固定的班次才不會遲到。那時代通勤火⾞⼈擠⼈，我們學⽣只能站著，⼀直到萬華站下⾞， ⾛路穿過植物園到學校。在那個時代，火⾞燒煤炭，由⾞頭煙囪的⿊煙隨風飄進⾞廂，特別是還要過許多隧道，⼀趟坐下來，⿐孔無法不變⿊。火⾞偶爾誤點並不稀奇。甚⾄會趕不及學校的朝會，因為在桃園站若錯過應搭班次，須等下⼀班，抵達校園時，可能朝會都已過了⼀⼤半，⾦老師也只能寬⼤為懷，不追究了。 
英文課⾼⼀是張藹光老師，對他較無印象。⾼⼆、⾼三則是劉在琳老師擔 任，上唇留著⼆道八字鬍，似風度翩翩的英國坤⼠，講起英語來，有極特⾊的腔調，⿊板上寫出來的英文字體向右傾斜，有其特殊形韻，讓我也很喜歡上他的課。劉老師上課時會點名同學站起來朗讀課文，順便糾正發⾳及句⼦ 的聲調⾼低。但是上課開始前，老師習慣會先發下⼀張考卷，⼤家答完了並 收卷完畢，才開始上課文。這個做法之⽤⼤矣！因為上、下學期計滿⼆年下 來，所有⼤專聯考英文可能出現的考題內容，不知練習過㡬次，到了⼤專聯 考真正上考場，英文題⽬發下來，除了第⼀⼤題外，其餘每題都很熟悉，可 以迅速地答完。再加上老師會介紹幾本課外參考書，我都去書局買來，仔細 詳讀數次，每次讀完就在最後⼀⾴加註⽇期，因⽽真正上場打戰就易如反掌 了。 
不過，雖然我從初中開始就對英文課很感興趣，⾼中三年期間⼜歷經張藹 光、劉在琳⼆位老師的薰陶磨練，照理⼤考英文成績應接近満分。但試卷的第⼀⼤題有10⼩題是考英文字發⾳，答錯要倒扣分數，我碰到難題了。因為 從初中開始，英文老師教發⾳，不知其重要性，我沒認真學好，爾後也沒特 別注意這⼀點。「發⾳」對學習任何外語來說，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⼀ 歩，如日語、法語、德語、俄語、⻄班牙語、意⼤利語等都如此，不是嗎？ 否則到了外國，開口問路或開會時，話⼀說出口，外國⼈第⼀時間反應，有可能聽不懂，造成你必需再説⼀次、⼆次，或換另⼀種類似說法來補充說明。我初次到美國出差，參加⾶機修護相關議題的硏討會時，出聲發表意 ⾒，就曾遇到會議主席⼀時聽不懂之窘狀。同時看到從新加坡來的開會代表，雖然帶有特別的腔調，發問時⼤家都聽得懂且溝通無礙，因為英語就是 他們的⽣活語⾔。還有⿊⼈從非洲來開會的，所講英語⼤家也都聽得懂。 
師⺟李慤老師也在本校敎⽣物，⽽劉老師同時也是⼀位業餘攝影愛好者，是 ⼀本「攝影天地」雜誌的發⾏⼈，其公⼦是主編。 
⾼⼆陳暖⽟⾳樂老師，年近三⼗，當時單⾝，美麗，氣質優雅，⾯帶微笑。 她⼀⾛進教室，⼤家的⽬光⾺上迎向她，我們在教室⼀向喜歡嬉閙的聲⾳， 頓時安靜無聲。上課只要聽她説話，⼼頭就覺得舒服⽽⼼滿意⾜。更何況老 師還會教我們歌唱，唱歌是很愉快的事，⼀堂課上完了，極為盼望老師的下 ⼀堂課能儘快到來。陳老師的教導，從此在我⼼中種下了喜歡歌劇、古典⾳ 樂的種⼦。 
回過頭來說，⾼⼀張世傑⾳樂老師。他較為嚴謹，除了教唱歌曲外，還教⼀ 些基礎樂理，何謂⼤調、⼩調？其表現的⾳律、⾳⾊、⾳情有什麼不⼀樣， 幾個升記號、降記號必須要怎麼有邏輯地在五線譜上排列，如何認識C⼤調、D⼩調、降E⼩調等。這些⾳樂常識在多年後，對我深入聆聽古典⾳樂甚有幫助。
 （註：我們51級畢業⽣，今年剛好滿55年，配合校友會召喚畢業 60、55、50、45、40、36、30年者返校參加校慶活動，並同時舉⾏重聚會， 聯誼敍舊，⼤談難忘往事。）
 惠懐慶、王增裕體育老師，兩⼈都是國際籃球裁判，後者同時是我們⾼三6班的導師。當時國內沒有職棒、沒有少棒或流⾏其他運動，唯獨籃球運動風 ⾏。有三軍球場、克難球隊和國光球隊。三軍球場比賽進⾏時，可謂精彩絕 倫、球員神乎奇技，常常造成萬⼈空巷之盛況，留給國⼈難以抹滅的印象。 喜歡籃球運動的同學，應都去過三軍球場欣賞精彩的球賽吧！ 
我國籃球隊曾先後參加1954年第⼆屆世界盃籃球錦標賽，及1959年第三屆世界盃，兩屆都打入決賽，分別獲得第五名與第四名，我國籃球實⼒在亞洲名列前⽭，不容⼩覷。
 1958年，我國⾸將國內籃球賽擴⼤為國際性比賽，命名為中、⽇、韓、菲四國五強賽，我們有⼆隊，克難隊和國光隊。比賽打得最激烈的時候，國光隊和菲律賓伊⼽隊比賽完畢，仍然難分勝負，延⻑⼜延⻑，延⻑了三次，打到最後我隊只剩4⼈，10個球員中犯規的都出場了。 
那個時代台灣沒有電視，球賽只能聽廣播。國光和伊⼽兩隊打到最激烈的時 刻，據傳有⼀個真實的憾事發⽣，有位聽眾緊張得⼼臟病發發作，不幸死在 收⾳機前。 
1962年，三軍球場太老舊拆除後，國防部請「中泰賓館」（現為「台北東⽅ 文華酒店」）的創辦⼈林國⻑先⽣幫忙，於南京東路、敦化北路⼝新蓋「中 華體育館」，之後我國曾主辦第⼆屆亞洲盃籃球錦標賽，包括⾺來⻄亞、越 南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韓、菲、泰及我國等八國參加。 
對於那個時代的籃球界盛況，惠、王兩位老師應曾恭逢其盛，對於當時的籃 壇應該也付出很⼤貢獻。 兩位體育老師也是全台⾼中、⼤專籃球聯賽的主要裁判。有⼀次⼤專聯賽， 我在球場親⾒某⼤學的⼀位⾼⼤球員，因故和裁判爭吵起來，出⼿想打王老師，老師的風度極佳不予理會。兩位老師上課時，會教⼀些籃球基本動作，然後⼤多放我們⾃由活動，⼤家分開打籃球，或到滿佈沙粒的風雨操場踢⾜球。 
⾼三時，王老師看到我們幾位同學，在周末放假，還特地來紅樓教室溫習⼤ 考功課，可能會有些不理解的地⽅，因此問我們如果有的話，他讓女兒來為 我們補課加強，王老師的女兒確實來了，這是老師的慈祥⼼。 
地理何⾦鑄老師，⾝材不⾼但精壯，聲⾳宏亮。第⼀堂課就輪流問每位同學 從哪個學校來的，輪到我時，答說是「武陵中學」，「啊！那個學校？」， 其他同學也⼀時糊塗有聽沒懂，我重複說⼀遍，桃園的「武陵中學」，老師 這才聽明⽩，因為我把「武陵」發⾳成「撫陵」了。此後，同學們老是把我 這發⾳不準⼀事，常拿來對我説嘴取笑。老師接著追問，那你在武陵中學的 地理老師，是不是某某⼈，他是我的⼤學同學，⼩⼼我會打聽你在武陵中學 的表現喔！上課時，老師看到某位同學不規矩，⼤叫⼀聲：「你給我站起 來！」，老師⾛下講台，來到同學⾯前，猛然蠻⼤⼒地出⼿打同學胸部⼀ 拳，奇怪的是，此同學竟⼤膽回打老師⼀拳。 
⾼三物理李成⽟老師，年約三⼗幾，尚未結婚，比較沉默寡⾔，講課有條有 理，我們獲益良多。課餘休閒時，偶爾看⾒老師在學校左旁的泉州街打撞 球。因此之故，我學會在打撞球時，如果最後兩⼈平分，需再拼⼀棵貼邊8號⿊球，就想到利⽤物理原理，球桿下球之邊縁（下 Side），輕輕推桿譲⿊球⼀路貼底邊滾入左底袋或右底袋，隨⼼所欲，百發百中。⾼中物理課只學會 這⼀⼼得？⼀笑！ 
教官有⼆位，潘建英老師兼⾼⼀導師，已婚，年紀稍⼤。另⼀李偉純老師， 年青剛從軍校畢業不久，未婚，精神雄偉奕奕，⾯帶稍⾒酒窩的微笑。李教 官主要是維持良好秩序，關⼼同學們的各種狀況。他指導同學，如何正確把 上衣下擺的兩邊折緊後壓入褲頭，從正⾯看來，上衣下擺和褲頭之間就變成 平順好看，顯⽰出是有教養的學⽣。 
最後，談談賀翊新校⻑。他曽是河北省教育廳⻑，來到建中，網羅了最優秀 的老師．使建中的辦學成果有⽬共睹，名列前茅。朝會時，他不常講話，⼤ 多交由訓導主任趙毅去主持，教務主任蘇雨辰偶爾會上台，宣布⼀些與教學相關事項。朝會時，校⻑⼀再重複、⼀再強調説的⼀句話是：「請同學們在運動後，找操場講台兩邊的⽔龍頭喝⾃來⽔，絶對不會有問題，不要到外⾯花錢買（珠⼦）汽⽔或其他飲料」(那時國內尚無⾃製的礦泉⽔)。 
賀校⻑每天必做⼀個動作，就是巡視全校所有教室，上、下午各⼀回，關⼼ 老師和同學的情況，數⼗年如⼀⽇。巡視不僅在紅樓教室，連遠在風雨操場 南邊的⽊造樓教室亦然。這裡屬於初中部，⽊樓梯⾛起來嘎嘎作響。 
我們6班下課後，偶⽽會在紅樓⾛廊嬉閙喧嘩，甚⾄和隔壁班起閧互相推擠， 但⼀瞄到嚴肅的校⻑，從遠處慢慢踱過來，立刻縮回教室，鴉雀無聲。 
我們看到賀校⻑無聲無形、暗地裏對學⽣們的種種關懷，⼀切盡在不⾔中， 他為建中所樹立的教育典範，是讓同學們最感佩服，最感謝意之處。 
今年我們51級正好畢業55年，爰就記憶所及，聊表數語，向老師們致上最⾼敬意與感謝。
 本文若記憶有誤，尤其出現錯白字，請同學們指正。 

